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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二七年

270102 致许广平 〔1〕

广平兄:

自从十二月廿三四日得十九,六信后,久不得信,真是好

等,今天上午(一月二日)总算接到十二月廿四的来信了。伏

园想或已见过,他到粤所说的事情,我已于三十日所寄函中将

他的信附上,收到了罢。至于刊物,十一月廿一日之后,我又

寄过两次,一是十二月三日,大约已遗失;一是十二月十四日,

挂号的,也许还会到。学校门房行为如此,真可叹,所以工人

地位升高,总还须有教育才行。幸而那些刊物不过是些期刊

之流,没有什签名盖印的,失掉了倒也还没有什么。

毛咸这人听说倒很好的,他有本家在这里;信中的话,似

乎也恳切,伏园至多大约不过作了一个小怪,随他去;但连人

家的名字都写错,可谓粗心。云章似乎好名,他被《狂飙》批评

后,还写信去辩,真是上当。至于长虹,则现在竭力攻击我,似

乎非我死他便活不成,想起来真好笑。近来也很回敬了他几

杯辣酒。我从前竭力帮忙,退让,现在躲在孤岛上,他们以为

我精力都被他们用尽,不行了,翻脸就攻击。其实还太早了一

些,以他们的一点破碎的思想的力量,还不能将我打死。不过

使我此后见人更有戒心。

前天,十二月卅一日,我已将正式的辞职书提出,截至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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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止,辞去一切职务。这事很给厦大一点震动,因为我在此,

与学校的名气有些相关,他们怕以后难于聘人,学生也要减

少,所以颇为难。为虚名计,想留我,为干净,省得捣乱计,愿

放走我。但无论如何,总取得后者的结果的。因为我所不满

意的是校长,所以无可调和。今天学生会也举代表来留,自然

是具文而已,接着大概是送别会,那时是听,我的攻击厦大的

演说。他们对于学校并不满足,但风潮是不会有的,因为四年

前曾经失败过一次。

我这一走,搅动了空气不少,总有一二十个也要走的学

生,他们或往广州,或向武昌,倘有二十余人,就是十分之一,

因为这里一总只有二百余人。这么一来,我到广州后,便又粘

带了十来个学生,大约又将不胜其烦,即在这里,也已经应接

不暇。但此后我想定一会客时间,否则,是不得了的,将有在

北京那时的一样忙碌。将来攻击我的人,也许其中也有。

上月的薪水,听说后天可发;我现在是在看试卷,两三天

可完。此后我便收拾行李;想于十日前,至迟十四五日以前,

离开厦门,坐船向广州。但其时恐怕已有学生跟着的了,须为

之转学安顿。所以此信到后,不必再寄信来,其已经寄出的,

也无妨,因为有人代收。至于器具,我除几种铝制的东西之

外,没有什么,当带着,恭呈钧览。

不到半年,总算又将厦门大学捣乱了一通,跑掉了。我的

旧性似乎并不很改。听说这回我的搅乱,给学生的影响颇不

小;但我知道,校长是决不会改悔的。他对我虽然很恭敬,但

我讨厌他,总觉得他不像中国人,像英国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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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堂想到武昌,他总带[待]不久的。至于现代系人,却可

以在,他们早和别人连络了。

我近来很沉静而大胆,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,大约得力于

有一个人的训示。我想二十日以前,一定可以见面了。你的

作工的地方,那是当不成问题,我想同在一校无妨,偏要同在

一校,管他妈的。

今天照了一个照相,是在草木丛中,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

祭桌上,像一个皇帝,不知照得好否,要后天才知道。

迅 一月二日下午。

❋   ❋   ❋
〔1〕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《两地书》,序号一 四。

270105 致许广平 〔1〕

广平兄:

伏园想已见过了,他于十二月廿九日给我一封信,今裁出

一部分附上〔2〕,未知以为何如。我想助教是不难做的,并不

必授功课,而给我做助教,尤其容易,我可以少摆教授架子。

这几天“名人”做得太苦了,赴了几处送别会,都有我那照

例的古怪演说。这真奇怪,我的辞职消息一传出,竟惹起了不

小的波动,许多学生颇愤慨,有些人很慨叹,有些人很恼怒。

有的是借此攻击学校,而被攻击的是竭力要将我的人说得坏

些,因以减轻罪孽。所以谣言颇多,我但袖手旁观着,煞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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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。这里是死海,经这一搅,居然也有小乱子,总算还不愧为

“挑剔风潮”的学匪〔3〕。然而于学校,是仍然无益的,这学校

除彻底扫荡之外,没有良法。

不过于物质上,也许受点损失。伏园走后,十二月上半月

的薪水,不给他了。我的十二月份薪水,也未给,因为他们恨

极,或许从中捣鬼。我须看他几天,所以十日以前,大约一定

走不成,当在十五日前后。不过拿不到也不要紧,这一个对于

他们狐鬼的打击,足以偿我的损失而有余了,他们听到鲁迅两

字,从此要头痛。

学生至少有二十个被我带走。我确也不能不走了,否则

害人不浅。因为我在这里,竟有从河南中州大学转学而来的,

而学校是这样,我若再给他们做招牌,岂非害人,所以我一面

又做了一则通信,登《语丝》,说明我已离厦。我不知何以忽然

成为偶象,这里的几个学生力劝我回骂长虹,说道,你不是你

自己的了,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。我为之吃惊,我成了他们

的公物,那是不得了的,我不愿意。我想,不得已,再硬做“名

人”若干时之后,还不如倒下去,舒服得多。

此信以后,我在厦门大约不再发信了,好在不远就到广

州。中大的职务,我似乎并不轻,我倒想再暂时肩着“名人”的

招牌,好好的做一做试试看。如果文科办得还像样,我的目的

就达了。我近来变了一点态度,于诸事都随手应付,不计利

害,然而也不很认真,倒觉得办事很容易,也不疲劳。

再谈。

迅。一月五日午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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❋   ❋   ❋
〔1〕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《两地书》,序号一 五。

〔2〕 鲁迅裁附的孙伏园信如下:“许广平君已搬出学校,表示

辞职决心,我乃催问骝先,据他说校中职员大概几十块钱,是不适宜的。

我便问他:‘你从前说李遇安君可作鲁迅之助教,现在遇安不在,鲁迅助

教可请广平了。’他说助教也不过百元,平常只有八十。那末我说百元

就百元罢。(好在从下月起,因为财政略微充裕,可以不搭公债。)骝先

说,‘鲁迅一到,即送聘书可也。’许君处尚未同她说过,一二天内我当写

信给她,以免她再去弄别的事。先生能早来最好。”

〔3〕 “挑剔风潮”的学匪 陈西滢在《现代评论》第一卷第二

十五期(1925年5月30日)的《闲话》中,曾指责鲁迅、马裕藻等同情和

支持北京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教员是“暗中挑剔风潮”。国家

主义派杂志《国魂》第九期(1925年12月30日)发表姜华的《学匪和学

阀》一文,攻击鲁迅、马裕藻等为“学匪”。

270106 致许广平 〔1〕

广平兄:

五日寄一信,想当先到了。今天得十二月卅日信,所以再

写几句。

伏园为你谋作助教,我想并非捉弄你的,观我前回附上之

两信便知,因为这是李遇安的遗缺,较好。北大和厦大的助

教,平时并不授课;厦大是教授请假半年或几月时,间或由助

教代课,但这样是极少的事,我想中大当不至于特别罢,况且

教授编而助教讲,也太不近情理,足下所闻,殆谣言也。即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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谣言,亦有法想,似乎无须神经过敏。未发聘书,想也不至于

中变,其于季黻亦然,中大似乎有许多事等我到才做似的。我

的意思,附中聘书可无须受,即有中变,我当勒令朱找出地方

来。

至于引为同事,恐牵连到自己,那我可不怕。我被各人用

各色名号相加,由来久了,所以无论被怎么说都可以。这回我

的去厦,这里也有各种谣言,我都不管,专用徐世昌哲学:听其

自然。

害马〔2〕又想跑往武昌去了,谋事逼之欤? 十二月卅日写

的信,而云“打算下半年在广州”,殊不可解,该打手心。

我十日以前走不成了,因为十二月分薪水,要明后天才能

取得。但无论如何,十五日以前是必动身的。他们不早给我

薪水,使我不能早走,失策了。校内似乎要有风潮,现在正在

酝酿,两三日内怕要爆发,但已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厦大运

动,与我不相干。不过我早走,则学生们少一刺激,或者不再

举动,现在是不行了。但我却又成为放火者,然而也只得听其

自然,放火者就放火者罢。

这一两天内苦极,赴会和饯行,说话和喝酒,大约这样的

还有两三天。自从被勒做“名人”以来,真是苦恼。这封信是

夜三点写的,因为赴会后回来是十点钟,睡了一觉起来,已是

三点了。

这些请吃饭的人,有的是佩服我的,在这里,能不顾每月

四百元的钱而捣乱的人,已经算英雄。有的是憎而且怕我的,

想以酒食封我的嘴,所以席上的情形,煞是好看,简直像敷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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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恶鬼一样。前天学生送别会上,为厦大未有之盛举,有唱

歌,有颂词,忽然将我造成一个连自己也想不到的大人物,于

是黄坚也称我为“吾师”,而宣言曰“我乃他之学生也,感情自

然很好的”。令人绝倒。今天又办酒给我饯行。

这里的恶势力,是积四五年之久而弥漫的,现在学生们要

借我的四个月的魔力来打破它,不知结果如何。

迅。一月六日灯下

❋   ❋   ❋
〔1〕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《两地书》,序号一 九。

〔2〕 害马 许广平等六位学生自治会职员在女师大风潮中

曾被杨荫榆称为“害群之马”,故鲁迅以此戏称许广平。

270108 致韦素园

漱园兄:

上午寄出译稿两篇〔1〕,未知能与此信同到否? 又由中国

银行汇出洋一百元,则照例当较此信迟到许多天,到时请代

收,转交霁野。

我于这三四日内即动身,来信可寄广州文明路中山大学。

我本拟学期结束后再走,而种种可恶,令人不耐,所以突然辞

职了。不料因此引起一点小风潮,学生忽起改良运动,现正在

扩大,但未必能改良,也未必能改坏。

总之这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,大部分是许多坏人,在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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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陈嘉庚〔2〕之钱而分之,学课如何,全所不顾。且盛行妾妇

之道,“学者”屈膝于银子面前之丑态,真是好看,然而难受。

迅 一月八日

❋   ❋   ❋
〔1〕 译稿两篇 指鲁迅译的《文学者的一生》和《运用口语的

填词》;前者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作,后者为日本铃木虎雄作,分别发表

于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二卷第三、四期(1927年2月10日、25日)。

〔2〕 陈嘉庚(1874—1961) 福建厦门人,爱国华侨领袖,长

期侨居新加坡。1912年创办集美学校,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。

270110 致韦素园

漱园兄:

八日汇出钱百元,九日寄一函,想已到。今日收到十二月

卅日来信。 兄咯血,应速治,除服药打针之外,最好是吃鱼

肝油。

章矛尘已到了,退回之《莽原》,请仍寄给他。《坟》想已

出,应送之处,开出一单附上。

这里的风潮似乎要扩大。我大约于十四五才能走,因为

一时没有船。

《莽原》稿已又寄出两篇,二月份可无虑了;三月者当续

寄。

迅 一月十日灯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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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凤举

徐耀辰(祖正)〔1〕

刘半农

  以上三人,未名社想必知道他的住址

常维钧〔2〕

马 珏〔3〕(后门内东板桥五十号,或:孔德学校)

冯文炳(大约在北大,问北新局,当知)

陈炜谟〔4〕

冯 至〔5〕

  上两人是沈钟社〔6〕里的,不知尚在京否? 如知地

址,希邮寄。此外也记不起什么了,此外如素园〔7〕,丛

芜,静农,你……,自然应各送一本,不待说明。

❋   ❋   ❋
〔1〕 徐耀辰(1895—1978) 名祖正,字耀辰,江苏昆山人,语

丝社成员。留学日本。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。

〔2〕 常维钧(1894—1985) 名惠,字维钧,河北宛平(今属北

京)人。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,曾任北大《歌谣》周刊编辑。

〔3〕 马珏(1910—?) 马幼渔之女,当时北京孔德学校学生。

〔4〕 陈炜谟(1903—1955) 四川泸县人,北京大学学生,沉

钟社成员。

〔5〕 冯至(1905—1993) 冯承植,字君培,笔名冯至,河北涿

县人,诗人。北京大学学生,曾留学德国。沉钟社成员。

〔6〕 沉钟社 文学团体,1925年秋成立于北京,主要成员有

林如稷、陈炜谟、陈翔鹤、冯至、杨晦等,曾出版《沉钟》周刊(后改为半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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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)和《沉钟社丛书》。

〔7〕 素园 当误,疑指李霁野。

270111 致许广平 〔1〕

广平兄:

五日与七日的两函,今天(十一)上午一同收到了。这封

挂号信,却并无要事,不过我因为想发议论,倘被遗失,未免可

惜,所以宁可做得稳当些。

这里的风潮似乎还在蔓延,不过结果是不会好的。有几

个人还想利用这机会高升,或则向学生方面讨好,或则向校长

方面讨好,真令人看得可叹。我的事情大略已了,本可以动身

了,而今天有一只船,来不及坐,其次,只有星期六有船,所以

于十五日才能走。这封信大约要和我同船到粤,但姑且先行

发出。我大概十五上船,也许十六才开,则到广州当在十九或

二十日。我拟先住广泰来栈,和骝先接洽之后,便姑且搬入学

校,房子是大钟楼,据伏园来信说,他所住的一间就留给我。

助教是伏园去谋来的,俺何敢自以为“恩典”,容易“爆发”

也好,容易“发暴”也好,我就是这样,横竖种种谨慎,还是被人

逼得不能做人。我就来自画招供,自说消息,看他们其奈我

何。我对于“来者”,先是抱给与的普惠,而惟独其一,是独自

求得的心情。(这一段也许我误解了原意,但已经写下,不再

改了。)这其一即使是对头,是敌手,是枭蛇鬼怪,要推我下来,

我即甘心跌下来,我何尝愿意站在台上。我就爱枭蛇鬼怪,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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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给他践踏我的特权。我对于名誉,地位,什么都不要,我只

要枭蛇鬼怪够了。但现在之所以只透一点消息于人间者,

(一)为己,是还念及生计问题;(二)为人,是可以暂以我为偶

象,而作改革运动。但要我兢兢业业,专为这两事牺牲,是不

行了。我牺牲得够了,我从前的生活,都已牺牲,而受者还不

够,必要我奉献全部的生命。我现在不肯了,我爱“对头”,我

反抗他们。

这是你知道的,我这三四年来,怎样地为学生,为青年拚

命,并无一点坏心思,只要可给与的便给与。然而男的呢,他

们互相嫉妒,争起来了,一方面不满足,就想打杀我,给那方面

也无所得。看见我有女生在坐,他们便造流言。这些流言,无

论事之有无,他们是在所必造的,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。他们

貌作新思想,其实都是暴君酷吏,侦探,小人。倘使顾忌他们,

他们更要得步进步。我蔑视他们了。我有时自己惭愧,怕不

配爱那一个人;但看看他们的言行思想,便觉得我也并不算坏

人,我可以爱。

那流言,最初是韦漱园通知我的,说是沉钟社中人所说,

《狂飙》上有一首诗,太阳是自比,我是夜,月是她。今天打听

川岛,才知此种流言早已有之,传播的是品青,伏园,衣萍,小

峰,二太太……。他们又说我将她带在厦门了,这大约伏园不

在内,而送我上车的人们所流布的。黄坚从北京接家眷来此,

又将这流言带到厦门,为攻击我起见,广布于人,说我之不肯

留,乃为月亮不在之故。在送别会上,陈万里且故意说出,意

图中伤。不料完全无效,风潮并不稍减。我则十分坦然,因为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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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风潮,根株甚深,并非由我一人而起。况且如果是“夜”,

当然要有月亮,倘以此为错,是逆天而行也。

现在是夜二时,校中暗暗熄了电灯,帖出放假条告,当被

学生发见,撕掉了。从此将从驱逐秘书运动,转为毁坏学校运

动。

《生财有大道》〔2〕那一篇,看笔法似乎是刘半农做的。老

三不回去了,听说今年总当回京一次,至迟以暑假为度。但他

不至于散布流言。我现在真自笑我说话往往刻薄,而对人则

太厚道,我竟从不疑及衣萍之流到我这里来是在侦探我;并且

今天才知道我有时请他们在客厅里坐,他们也不高兴,说我在

房里藏了月亮,不容他们进去了。我托羡苏买了几株柳,种在

后园,拔去了几株玉蜀黍,母亲也大不以为然,向八道湾鸣不

平,听说二太太也大放谣言,说我纵容学生虐待她。现在是往

来很亲密了,老年人容易受骗。所以我早说,我一出西三条,

能否复返,是一问题,实非神经过敏之谈。

但这些都由它去,我自走我的路。不过这回厦大风潮,我

又成了中心,正如去年之女师大一样。许多学生,或则跟到广

州,或往武昌,为他们计,是否还应该留几片铁甲在身上,再过

一年半载,此刻却还未能决定。这只好于见到时商量。不过

不必连助教都怕做,对语都避忌,倘如此,那真成了流言的囚

人了。

迅。一月十一日。

❋   ❋   ❋
〔1〕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《两地书》,序号一一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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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〕 《生财有大道》 即《生财有大道论》,署名“心心”,载《语

丝》第105期“闲话集成”专栏。

270112 致翟永坤

永坤兄:

去年底的来信,今天收到。此地很无聊,肚子不饿而头

痛。我本想在此关门读书一两年,现知道已属空想。适逢中

山大学邀我去,我就要去了,大约十五日启行。

至于在那里可以住多少时,现在无从悬断,倘觉得不合

适,那么至多也不过一学期。此后或当漂流,或回北京,也很

难说,须到夏间再看了。但无论如何,目下总忙于编讲义,不

能很做别的。

迅 一, 十二

来信问我在此的生活,我可以回答:没有生活。学校是一

个秘密世界,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。据我所觉得的,中枢

是“钱”,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,骗取,斗宠,献媚,叩头。

没有希望的。近来因我的辞职,学生们发生了一个改良

运动,但必无望,因为这样的运动,三年前已经失败过一

次了〔1〕。这学校是不能改良,也不能改坏。

此地没有霜雪,现在虽然稍冷,但穿棉袍尽够。梅花已开

了,然而菊花也开着,山里还开着石榴花,从久居冷地的

人看来,似乎“自然”是在和我们开玩笑。

迅 又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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❋   ❋   ❋
〔1〕 1924年4月,厦门大学学生对校长林文庆不满,开会拟

作出要求校长辞职的决议,因部分学生反对而作罢。林文庆为此开除

为首学生,解聘教育科主任等九人,从而引起学潮。林并拒绝学生的任

何合理要求,于同年6月1日诱使部分建筑工人凶殴学生,继又下令提

前放暑假,限令学生五日离校,届时即停膳、停电、停水。当时厦门的保

守势力也都支持林文庆,学生被迫宣布集体离校。

270115 致林文庆 〔1〕

文庆先生足下:

前蒙惠书,并嘱刘楚青〔2〕先生辱临挽留,闻命惭荷,如何

可言。而屡叨盛饯,尤感雅意,然自知薄劣,无君子风,本分不

安,速去为是。幸今者征轮在望,顷即成行。肃此告辞,临颖

悚息。聘书两通并还。

周树人 启 一月十五日

❋   ❋   ❋
〔1〕 此信据1927年2月17日香港《华侨日报》所载署名“探

秘”的《鲁迅君的作风》一文编入。

林文庆(1869—1957),字梦琴,福建海澄人。早年留学英国。1921

年起任厦门大学校长。

〔2〕 刘楚青(1893—?) 名树杞,字楚青,湖北新埔人。当时

任厦门大学教务长,秘书,兼理科主任。鲁迅1927年1月3日日记:“晚

刘楚青来挽留并致聘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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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0117 致许广平 〔1〕

广平兄:

现在是十七夜十时,我在“苏州”船中,泊在香港海上。此

船大约明晨九时开,午后四时可到黄浦,再坐小船到长堤,怕

要八九点钟了。

这回一点没有风浪,平稳如在长江船上,明天是内海,更

不成问题。想起来真奇怪,我在海上,竟历来不大遇到风波,

但昨天也有人躺下不能起来的,或者我比较的不晕船也难说。

我坐的是“唐餐间”,两人一房,一个人到香港上去了,所以

此刻是独霸一间。至于到广州后先住那一个客栈,此刻不能决

定。因为有一个侦探性的学生跟住我。这人大概是厦大校长

所派,侦探消息的,因为那边的风潮未平,他怕我帮助学生,在

广州活动。我在船上用各种方法斥拒,至于疾声厉色,令他不

堪。但是不成功,他终于嬉皮笑脸,谬托知己,并不远离。大约

此后的手段是和我住同一客栈,时时在我房中,探听中大情形。

所以明天我当相机行事,能将他撇下便撇下,否则再设法。

此外还有三个学生,是广东人,要进中大的,我已通知他

们一律戒严,所以此人在船上,是不能探得消息。

迅( 一月十七日)

❋   ❋   ❋
〔1〕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《两地书》,序号一一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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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0126 致韦素园

漱园兄:

我十八日到校了,现即住在校内,距开学尚有一个月,所

以没有职务上的事。但日日忙于会客及赴会演说,也很苦恼,

这样下去,还是不行,须另设法避免才好。

本地出版物,是类乎宣传品者居多;别处出版者,《现代评

论》〔1〕倒是寄卖处很多。北新刊物也常见,惟未名社者不甚

容易见面。闻创造社中人说,《莽原》每期约可销四十本。最

风行的是《幻洲》,每期可销六百余。

旧历年一过,北新拟在学校附近设一售书处〔2〕,我想:未

名社书亦可在此出售,所以望即寄《坟》五十本,别的书各二十

本,《莽原》合本五六部,二卷一号以下各十本来,挂号,“中山

大学大钟楼,周……”收。待他们房子租定后,然后直接交涉。

这里很繁盛,饮食倒极便当;在他处,听得人说如何如何,

迨来一看,还是旧的,不过有许多工会而已,并不怎样特别。

但民情,却比别处活泼得多。

买外国书还是不便当,这于我有损,现正在寻找,可有这

样的书店。

迅 一, 廿六

❋   ❋   ❋
〔1〕 《现代评论》 综合性周刊,胡适、陈源、王世杰、高一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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